
新诗台

磨平棱角的石阶横卧不语，
承载一座城市光滑地前行。遥远
太平洋及非洲海岸的东方起点，
堆砌在七百年前的泉州——刺桐
港滚滚的海湾。

江海口潮水流经街巷，疏浚
城市的脉络。红色灯笼圆润丰
满，在微波荡漾的河沟里睁开倒
影的眼睛，异国他乡追逐光明的
脚步如风，于宋元四百年的时间
里推波助澜。

远洋的一道道海岸线，在地
球另一端标注地域，那是候鸟不
会迷失的地方，是船舶扬帆到达
的地方，是水手和灵魂可以上岸
的地方。

丝、瓷、茶、铁……渡口堆积
如山的货物，堆起朝代五颜六色
的生产资料及生产力发展的高
度。

季风浩荡，为船舶掐准启航
时间，片片桅帆张扬着刺桐港迷
人的表情。德济门内，市井十洲
人，一壶浊酒喜相逢；一阕《临江
仙》，在东西双塔下的茶楼酒肆里
击节而歌。

东方第一大港内人声鼎沸，
文兴渡纵横外贸的波澜壮阔；棋
盘园里的蒲寿庚挺起高傲的头
颅，在对弈的纵横中步步为营，没
有硝烟的战场狼烟四起。香车宝
马，与大海豪赌；如椽大笔的聚宝
街，连通南北，描绘光明之城胭脂
香艳的碧青衣裙，尽显风流。

簪花围

爱花的蟳埔，爱花的女子，头
顶花园，顶起风景如画的姹紫嫣
红。

在海边，应邀的风吹动芳香，
怒放的琼片和春天有了心灵的邀
约，款款走出古老的渔村。

追梦的花朵擦亮天空，湛蓝
里白云张开笑脸；以美的名誉点
亮头上一盏灯，照亮自己，照亮泉
州湾的海岸线，照亮站在历史角
落的蠔壳厝。

一道移动的风景，带着蛾眉

的招展；枝蔓的蝴蝶飞舞，呵护与
怜惜，心如飞霙远荡，拂去岁月的
寒冬。

村庄之间，昼有花夜有花，花
中一壶酒，醉了左邻右舍，醉了黎
明黄昏。

盛开的花，伴随四季的阳光，
在时序的更迭里，和浪花一样绵
绵起伏。心中有爱，家是幸福守
望的眼睛。

节日里吹来的风，带着微醺
的酒香。玫瑰、牡丹、菊花、含笑
……一笑一颦，把醉意留给人间，
留给心灵枝头绽放的风情。

把缤纷盘在海边，走出笑容
满面的自信春风，渔村里一道风
景，是人间徜徉的故乡。

爱花的女人梳妆打扮，不会
凋谢的花园四季如春。人间的花
仙子，爱美之心努力向善，倾城一
顾，百媚丛生。

蠔壳厝

皱褶的墙面，流动大海的波
涛，小小的蠔壳也有抱团的担当
和力量。

风带着远方的祝福在屋墙上
跳跃，阳光孵出斑驳的肤色。

告别狂潮的追赶，不远万里
相互取暖，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从沉闷的船舱睁开眼睛，于泉州
湾畔的屋檐下卸下皮囊，带着稀
里哗啦的笑声上岸。

已被掏空了内存，远行的身
影，在墙面扬眉着精神的气息，接
受异样目光的挑剔和好奇的触摸。

离开大西洋海岸意味着生命
的终结，只剩一副空壳却在东方
港湾的宅墙上得到永生。

刺桐花点亮一座城，以火红
的艳丽迎接雪花般的眼光，灿烂
的笑脸洗漱一路的风霜，大海侧
耳聆听，那片细腻且光亮的心事，
重负之下撑起渔村的传奇。

冬暖夏凉，托举一个朝代深
如海沟的智慧。压舱的货物，标
注舶来文化的符号，张贴在刺桐
港故乡的屋檐。

我是在窗外的一竿玫瑰忽然
绽放的时候知道了你要来休士
顿的消息。

我站在冬日的阳光里，看那
枝头上两朵明艳得让人心醉的
花蕊，风里面分不出是冷还是
暖。脆裂的落叶在地上沙沙地
行走，提醒我那是你悄然走近的
脚步。眼前苍茫无序，幻梦般的
感觉就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的《似
水年华》，往事追忆的幸福与伤
痛弥漫了我的心间。

回到1985年夏天，穿着绿色
的蜡染裙子徜徉在西北大学校
园里的我，微风正吹拂在踌躇满
志的脸上。真是巧了，老天竟鬼
使神差地将那中文系的男男女
女摆在了一向不苟言笑的物理
系楼上。于是，我先看见了那个
想嫁的人，后来看见了你。

青春的岁月毕竟是青春的岁
月，记得在西大读研究生的第一
年，耐不住寂寞的我筹办主持了
全校研究生的第一届联欢晚会，
之后首创西大研究生会，并担
任了首届副会长。期间，我们
还联手西安交大在牡丹盛开的
兴庆公园举办了整个西安地区
一 百 多 所 高 校 研 究 生 的 大 团
圆。再后来，我亲手制作的那
个研究生会会旗，就一直交接
在物理系小伙子们的手上，也
传到了你的手里。

回想起来，在你重返物理系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准
备结婚。我对要嫁的人说：“其
实我的快乐不仅来自你，还来自
你身边的这些优秀的朋友！”我
结婚的那天晚上，一群物理系八
零级的老同学围坐在我小小的
家畅饮，穿着红毛衣的我正在墙
皮剥落的走廊上为大家炒菜，你
出来帮我，忽然全楼停电，我们
就在黑暗里站着，说了许多话，
直到那突如其来的明亮。

我婚后的小巢就窝在近校门
口的旧楼，因为在一层，又是楼
门口的第一家，进出的朋友就常
喜欢先在窗下敲喊，如果屋内有
人答应便进来一坐，那其中常见
面的就有你。

那个年月感觉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挥霍，聊天就成为一天中最
重要的事，久之，先生的朋友也
都转化成了我的朋友。当年的
那个挂着金黄色丝绒窗帘的小
屋曾带给我多少欢乐啊，不用预
约，你就可能突然进来，我们坐
在一束阳光里，海阔天空地瞎
聊，不是文学，更不是物理，却尽
说些彼此都能听懂的话。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春

天，我们在一夜间流着泪长大。
暴风雨后的沉寂让我们相见无
言。你毕业后决定下海经商，而
我已准备远渡重洋。我们各自
像受伤的燕子，努力振动着翅
膀，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离开
祖国的时候，是你请我吃最后一
顿午宴。我心里滚动着无限的
悲怆，此去经年，不知何日才能
相逢。

整整十年之后，我才又一次
看见你，却不是在美国，而是在
你的上海。那是一个多么明亮
的早晨，五月的阳光把展览馆广
场上的花草映得色彩缤纷。风
吹动着我黑色的披肩，你则穿着
米色的夹克站在远处的太阳底
下向我微笑。我们去豫园吃克
林顿称赞的蟹黄包，我们逛眼花
缭乱的南京路，我们在异域风情
的新天地喝酒，我们在黄浦江畔
看夜晚灿烂的灯火。

深夜的歌厅，你唱了一曲
《三国》里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声音恢宏壮阔，让我登时傻眼，
早年曾听你唱姜育恒的《再回
首》，情深意长、低回黯然，如今
却是一腔煮酒论英雄的豪气！
认识你的人都以为你是男儿中
的秀儒，其实，我最明白你心里
是怎样的鸿鹄浩渺，一脉海天。

这些年，不时传来你事业成
功的消息，我毫不为喜，因为那
是预料中的事。那年秋天，我在
庐山开完笔会，途经上海转赴威
海的国际研讨会，在浦东滞留一
夜。你带我去路边的一家小馆
吃陕西饭，马路上车辆多，我有
些紧张，你回头斥我：“真成了美
国人？连马路都不会过了！”

那晚，跨过了千山万水的我
又看见你抽烟的样子，爱喝酒的
你总嫌啤酒不够凉，连叫那姑娘
换了三回。其实，我是多么想听
听你这些年的故事，南非扎寨，
欧洲转战，美洲拓疆，上海鼎立。

秋凉如水，你送我回浦东的
酒店，为我打开沉重的窗子，遥
望万家灯火，你说希望我能创造
一种人间的幸福。其实，我不
能，这任务太艰巨，但我会为此
努力。你问我还有什么话，我就
委托你：“中秋节到了，麻烦你给
我西安的老爸寄一盒上好的月
饼，女儿不孝，过家门不入。”你
点头，向我挥手：“走吧，我会来
美国来看你们全家！”

如今，你真的要来了，我想
带你去看德州的草原，让我们坐
在绵软的沙发上，举杯碰盏，从
昏黄的夜里一直喝到鱼肚泛白
的黎明。

近段时间，不知咋回事，晚
上总不能酣睡，老是做梦，梦见
故乡那片茶籽林。

每到周末，真的很想回家
乡 朗 韶 大 坡 看 一 看 那 片 茶 籽
林 ，可 工 作 忙 忙 碌 碌 ，难 以 成
行 。 每 每 想 起 故 乡 那 片 茶 籽
林 ，总 有 挥 不 去 的 童 年 记 忆 ，
总有绕不开的母爱情怀，总有
抹不掉的淡淡乡愁，那可是我
梦牵魂绕的故乡啊！

茶籽树是常绿小乔木，家
乡朗韶大坡俯拾皆是，我家背
后的大马岭就有一大片天然的
茶籽林。茶籽树的花期与其他
果木有所不同，一般秋天开花，
来年结果，寒露或者霜降前后
才可采摘。茶籽成熟了，漫山
遍野的茶籽树结满了茶籽果，
淡红色，青色，青中带黄，红青
花间……各种各样的茶籽果，
目 不 暇 接 ，有 的 大 如 苹 果 ，有
的小如青枣，有的发育不全已
变成干瘪而僵硬的果壳，有的
嬉 皮 笑 脸 地 咧 开 嘴 露 出 黑 色
的 茶 籽 种 ，令 人 遐 想 、憧 憬 和
神往。

看着那可爱的茶籽果，村
民们自然乐开了花，又是一个
丰收年！这个时候，我会背着
小篮子跟随母亲一起上山采摘
茶籽。母亲小心翼翼地爬上茶
籽树，双脚叉开，稳稳地站在大
树丫上，一手抓住树枝，一手猛
力摇动茶籽树，此时，树上的茶
籽果就像雪球一样纷纷飘落下
来。看着那一颗颗茶籽果从半
山腰一直滚到山脚，我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可又胆怯起来，那
是村集体的，不能捡啊，只能捡
那 些 早 已 脱 落 在 地 下 的 茶 籽
种。当然，时不时也会偷偷地
捡拾那些已开裂的茶籽果，并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剥落茶籽

种装进篮子里，生怕被村中的
大人发现。当母亲收工之时，
我的小篮子也装满了纯黑色的
茶籽种了。

茶籽采摘完毕，村中会把
茶籽果按人头分到户，母亲便
把茶籽果堆放在墙角里晾晒几
天。一有空闲，母亲就坐下来，
拿起柴刀一颗一颗地将茶籽果
劈开，取出茶籽种。我也坐在
母亲旁边，一边帮忙，一边聆听
母亲讲茶籽的知识。母亲告诉
我，采摘茶籽要讲究成熟程度
和采摘时机：提前采摘，茶籽还
未熟，含油率偏低，水分高；采
摘迟了，茶籽果开裂，茶籽种散
落在地，收集困难，造成浪费。
母亲时不时拿起不同种类的茶
籽果比划着，眉飞色舞，说茶籽
分为寒露籽、霜降籽、立冬籽三
种，寒露籽树冠小，叶小而密，
果小皮薄，每颗有种子 1-3 粒；
霜降籽树冠较大，叶大而厚，果
大，每颗有种子 4-7 粒；立冬籽
树冠大，叶大而稀，果大，每颗
有种子 7-10 粒。

听着母亲的解说，尽管我
似懂非懂，却听得很入迷，有时
还拿起不同的茶籽果，请教母
亲茶籽果的颜色为什么会红中
带黄或青中带黄，茶籽果皮上
为什么会有茸毛，等等，母亲不
厌其烦地一一作答。母亲还教
我如何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来
识别茶籽果的成熟度，说高山
的先熟，低山的后熟；阳坡的先
熟，阴坡的后熟；老林的先熟，
幼林的后熟；荒芜地的先熟，农
耕地的后熟……如今想来，母
亲所讲授的茶籽知识，对当时
仍是懵懂小孩的我来说，也许
艰深，然而，那可是一位农民对
农耕的经验之谈，体现的是一
位农村母亲向儿女传授农耕知

识的用心良苦，她多么希望自
己的儿女早日成才啊！

孩提时，村中的小伙伴经
常去那片茶籽林玩耍，那里俨
然成了我们的快乐小天地。每
到周末，小伙伴便到那片茶籽
林捉迷藏，掏鸟蛋，打野战，放
牛。有时候，我也会独自到那
里放牛，独享大自然的清新与
惬意。记得一次，母亲走亲戚
去了，我只身一人来到那片茶籽
林放牛，百无聊赖之时，爬上茶
籽树荡起了千秋，结果树丫断
了 ，重 重 地 摔 在 地 上 ，不 省 人
事。说来也奇，昏迷之后，我竟
然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从茶
籽树上摔下来，满身是血，我一
紧张从梦中惊醒，一骨碌从地上
爬了起来，看见自家的老母牛
在旁边不停地“哞哞”直叫。我
用手一摸，果真满脸是血，一时
不知所措，一边“呜呜呜”直哭，
一边火急火燎地往家里赶。幸
好，母亲走亲戚刚回家，看见我
青一块紫一块的，心疼不已，忙
不迭地拿来正骨水为我涂擦，
眼泪夺眶而出。这事虽然是童
年往事，但是无法忘却，有时候
回到家乡还情不自禁地去看一
看那棵茶籽树，想不到的是，那
棵茶籽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
葱葱，只是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不再能打果而已。

故乡那片茶籽林，一年四
季常绿，俨然绿的海洋，十分养
眼。一望无垠的茶籽树，林海
莽莽，次第生长，错落有致，蔚
为壮观。山风吹拂，绿浪滔滔，
一浪接着一浪，后浪推着前浪，
美轮美奂，犹如轻盈的少女，脚
尖踮着绿色的地毯，扭动着小
蛮腰，挥舞着衣袖，蹁跹起舞，
是那样的妩媚动人，那样的温
柔优美；茶籽树发出的沙沙响

声伴随着忽忽的山风，宛如天
籁 之 音 ，曼 妙 动 听 ，荡 气 回
肠。每每到了花开季节，漫山
遍野的茶籽花，犹如洁白无瑕
的雪花飘落在绿色的山野间，
铺 天 盖 地 ，银 装 素 裹 ，一 尘 不
染，整个大马岭俨然一派白雪
皑 皑 的 世 界 ，好 一 幅“ 瑞 花 兆
丰年”的山村图景。每当晨曦
初 露 ，露 水 还 没 退 去 之 时 ，那
茶 籽 花 的 馥 郁 芳 香 伴 随 着 晨
风四处飘散，整片茶籽林弥漫
着茶籽花的清香，如再舔一舔
茶籽花蕊上沾有晨露的花蜜，
醇香，甘甜，清凉，沁人心脾，
如沐春风。

故 乡 那 片 茶 籽 林 历 经 风
霜，已到了风烛残年，加上受到
环境污染的影响，能打果的茶
籽树越来越少了。况且，受榨
油条件所限，村民很少上山采
摘茶籽果了，唯有六叔觉得茶
籽丢荒挺可惜，还偶尔上山采
摘。后来六叔年纪大了，身体
大不如前，家人也不再同意他
上山采摘茶籽果了。如今，那
片茶籽林仍然按照自然生长规
律，花开花落，生生不息，老茶
籽树旁又长出了新的茶籽树，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茶 籽 树 是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潜 力 巨 大 的 经 济 林 木 ，发 展
前 景 广 阔 ，而 且 茶 油 富 有 极
高 的 营 养 价 值 和 养 生 保 健 功
效 ，素 有“ 东 方 橄 榄 油 ”之 美
誉 。 现 在 ，很 多 山 区 都 大 规
模 开 发 林 地 ，大 力 发 展 茶 籽
种 植 ，而 且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经
济 效 益 。 我 常 常 想 ，如 果 家
乡 人 能 凭 借 这 股 东 风 ，依 靠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勤 劳 的 双 手 ，
着 力 保 护 和 培 育 故 乡 那 片 茶
籽 林 ，不 久 的 将 来 ，那 片 茶 籽
林必将又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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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第一大港内人声鼎沸，文兴渡
纵横外贸的波澜壮阔

直到重逢一刻发现，《红豆》印记还
在，母校印记还在，瞬间拉近了距离 “打个响指吧” □江艺平

把《红豆》的创办比作打
个响指，似乎再贴切不过。

感谢作家班宇，借《漫长
的季节》剧中人物写下那首
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
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
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
不知情。”诗的隐喻引人遐思，
我就在想，中山大学钟楼文学
社 1979 年创办的《红豆》，不
亦类乎此？

时隔四十五年，《红豆》重
新结集成册，创办者、参与者
从四面八方赶来。对于他们，
当年打出去的响指余音犹在，
只不过那时候的共鸣，那些后
来被震碎的事物，都已经变成
从前。

《红豆》生于康乐园。康
乐 园 正 在 迎 接 中 山 大 学 建
校 一 百 年 。 在 百 年 中 大 的
漫长季节里，《红豆》只生长
了两年，陪伴它的“新三届”
（77 级、78 级、79 级大学生
统称）在校也不过四年。如
今 它 和 他 们 在 母 校 重 逢 ，
《红 豆》以 另 一 种 形 态 回 到
它的出生地，“新三届”们也
都已进入暮年。惟有母校，
青葱依旧。

《红豆》结集，始于 76 级
学长杨亚基的提议。他在校
时出任过《红豆》编委，毕业后
在广东出版界深耕多年，编辑
出版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惜
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这位
资深出版家在世时一大心愿，
就是把散落尘间的《红豆》收
集成册。他曾对一起共事的
79 级学弟刘中国说：“这件事

要抓紧做，一转眼，大家都老
了。”杨亚基的夫人蔡瑞平，当
年 是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77 级 学
生，《红豆》是她和杨亚基的

“爱情信物”——杨亚基发表
在《红豆》的散文令她一见倾
心。为了完成丈夫遗愿，蔡瑞
平亦倾尽全力。

刘中国感动于心，慨然领
命，四处奔走，八方联络，一
时间海内外应者踊跃，不但
集齐了七期《红豆》，还得到
了母校多位师长、学长为《红
豆》题 写 的 墨 宝 ，撰 写 的 文
章，发来的视频。于是就有
了厚厚一册的《红豆杂志结
集》，就有了“新三届”和母校
的一次重逢。

翻开《结集》，最吸引我的
是《红豆》创办者、参与者的回
忆文章。七期《红豆》重新刊
行，四十多年前的稚拙浅陋随
处可见，无论多么敝帚自珍，
先天不足自是一目了然，让亲
历者再回首时依然心潮起伏
的，是小草绽绿冲破冻土的那
份倔强，那种勇气。

其实何止《红豆》。改革
开放之初，恢复高考之际，冰
雪消融，万物复苏，各地大学
生不约而同办起刊物，先是武
汉大学《珞珈山》，北京大学
《早晨》，接着四川大学《锦
江》，中山大学《红豆》……有
研 究 者 统 计 ，从 1978 年 到
1980 年，全国就有 100 多所大
学办起200多份学生刊物。

须知那时“文革”阴霾刚
驱散不久，从万马齐喑到众声
喧哗，猝不及防地，一个引发

巨大共鸣的响指，就这样在大
学校园里打响了。

不到两年，这些大学生
刊物中有许多先后休刊。但
是，作为“新三届”的共同记
忆，长久不见的同学，为了这
份刊物赴约而来，无论居庙
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见
面仍是同学。况乎庙堂和江
湖都已渐渺，“新三届”也成
了历史标签，惟有年少时的
书生意气，尚能让彼此惺惺
相惜犹存共鸣。

引起共鸣的，是那时大学
生探索和思考胜似“初生牛
犊”的无畏。是那时老师们爱
护学生有如“护犊”的投入。
而承载这一切的，是母校的宽
厚和包容。

记得《红豆》问世不久就
遭遇一场风波。第二期《红
豆》发表中文系 77 级陈海鹰
的写实小说《黑海潮》，首次
披露“文革”中的一桩惨案，
是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和系里
老师们的仗义执言，化解了
那场风波。

《红豆》从创办到重新结
集过了四十五年。中大从建
立 到 百 年 老 校 走 了 一 个 世
纪。漫长岁月里，等待重逢的
时间总是最漫长，漫长得模糊
了记忆，漫长得疏离了彼此。
直到重逢一刻发现，《红豆》印
记还在，母校印记还在，瞬间
拉近了距离。

当年的《红豆》主编苏炜、
副主编方风雷，重逢之际忆述
《红豆》创刊、办刊、休刊的台
前幕后，说者酣畅淋漓，听者

心领神会。那些收进结集里
的回忆文章，更似雪泥鸿爪，
勾陈出一群大学生、一份学生
刊物和一所大学、一个时代发
生的变化——当年谁会想到，
今天的苏炜任教于耶鲁大学，
蜚声海内外华文文坛；今天的
方风雷作为厚朴基金创始人，
创造了中国金融界一个又一
个传奇。

在重逢现场，我见到 77
级老同学邱俊。当年他为《红
豆》管账，同学们上街卖《红
豆》，读者寄钱买《红豆》，每本
两三毛钱，钱经他的手分毫不
差，《红豆》休刊时，账面仍有
700 元 盈 余 ，悉 数 交 回 给 系
里。邱俊家境贫寒，暑假没路
费回家，留在学校种菜，干一
天活挣一毛钱，毕业时分配到
广东省统计局，以总统计师退
休。他比许多人都清楚，广东
作为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四十
年发生了多大变化。我向他
说起，当年你管一个《红豆》账
本，现在成了总统计师。他淡
淡一笑：“读大学前，我就在生
产队干了四年会计。”

《红豆》休刊的遗憾终因
重逢而释然。时间的年轮从
未停止转动，它展示了季节轮
回的力量——《红豆》休刊之
时，正是 80 年代开启之际。
更大的响指在更广袤的地平
线响起，遥远的事物接连被震
碎，其中就包括不断被改变的
我们自己。

《红豆》重返母校，正值中
大建校百年。在这所百年老
校的恢宏华章中，《红豆》并不

起眼，却有其独特价值。因缘
巧合的是，康乐园也生长着红
豆树，它并不高大，无法和校
园里伟岸的樟树、茂密的榕树
相比。但是，夏天去图书馆，
走过马岗顶的青砖人行道，路
边的红豆树落下豆子，铺陈出
青石缝里点点殷红，别有一种
坚实和纯粹。

如今，《红豆杂志结集》
已经收入中大档案馆，成为
母校馆藏。创办者们完成了
杨亚基学长的遗愿，也实现
了自己的心愿。这个心愿，
就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谨
以此书献给母校中山大学百
年华诞，纪念改革开放的青
春岁月。”

□万代辉刺桐港（三章）

我想带你去看德州的草原，让我们坐在绵
软的沙发上，举杯碰盏，从昏黄的夜里一直喝
到鱼肚泛白的黎明

□陈瑞琳[美国]越过山丘来看你

老林的先熟，幼林的后熟；荒芜地的
先熟，农耕地的后熟

□吴松故乡的茶籽林

钢铁雄心——深中通道主题油画N011（油画） □陈许

白发苍苍的海灵格
站在莱茵河畔说，我允许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允许一切如其所是
全然地允许，全然地经

历，全然地享受

轻轻的话语像一阵清风
吹开了我紧闭的心扉
我感受到它的穿透力
我好象忽然明白了不少

道理
犯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

构成

倘若这不允许那也不允
许

快乐就被挡在门外
人生步步如履薄冰，活得

战战兢兢
最平坦的道路也许是垂

直的深渊

金光闪闪的奖牌
是一滴滴汗水与泪水浇

铸而成
光彩夺目的领奖台
是一块块失败与挫折的

板砖堆砌起来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对错
的论述

泰戈尔说，人不犯错才是
真正的大错

数学家说，负负得正
哲学家说，失败是成功之

母
佛教说，没有对错，只有

因果
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

不病

这些无疑都是苦口良药，
金石之言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你，伯
特·海灵格先生

你的《我允许》很灵验，很
治愈

令我豁然大解脱，获得大
自在

我卸下了谨小慎微的盔
甲

终于懂得宽恕自己，原谅
别人

人世间其实没有好坏，没
有对错

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
人做别人

让花开花让树成树，树凋
成景花落成诗

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存
在的理由与价值

且行且看，且停且随风

谢谢你，海灵格
□巴桐[美国]


